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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电影工作室联合拍摄的《铸剑》

于1994年出品，这是对鲁迅的同名小说《铸剑》的最早一次

改编，也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对文学经典的一次回望。而将文学

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则势必触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影视作

品是否应该完全忠于原著？对于这一点，电影《铸剑》自然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诚如孟中所言“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在创作

中与文学作品原型呈现着某种‘相背’的模式”[1]，电影本身

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对于原著应该是在借鉴和吸收之后的再

创造，而不是对原著的“克隆”或“复活”。这也是电影《铸

剑》的导演张华勋所说的“《铸剑》的改编拍摄，力求忠实于

原著的精神，在思想意义的开掘，情节的铺排，人物性格的刻

划，风格样式的探求，电影语言的表述方面，都做了种种努

力。希望有所创造，有新创新，拍出一部具有文化品格和震撼

力度的好影片来。”[2]而电影《铸剑》相对于原著而言最大的改

编无疑是通过对复仇背景、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的改动来达到对

原本复仇主题的消解和重构。

一、复仇故事的具体化

《铸剑》中没有对故事发生的时代作出任何交代，只能从

文中黑色人宴之敖者所唱歌中含有的“兮”字推断故事大致发

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对故事不做时间背景上的交代，鲁迅是

这样解释的：“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

过信口开河。”[3]鲁迅所说的“信口开河”却也恰恰成为了

《故事新编》的一大特色，正是因为鲁迅不对旧书完全照搬

，才使得《故事新编》具有多的创新性和现实针对性，其中

的篇章明显反映了鲁迅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铸剑》则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

了楚国，并且对整个《铸剑》的背景进行了具体的细节化处

理。电影开头就已经说明故事发生在一个为神灵主宰的奴隶社

会，这一方面强调的是神灵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

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奴隶制。为了和“铸剑”这一行为相

关，电影中加入了楚国人尚赤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火”这

一元素的大量出现，如宴之敖在火焰面前祭祀以及干将、莫邪

在火炉中炼化铁精。可以说与小说相比，电影《铸剑》试图通

过大量细节的补充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使得故事成为一个

“真实事件”，以增加电影的感染力。这也正是导演张华勋所说

的“这虽然是一个神秘而荒诞的传说，但时代背景的确是关系

着场面处理，关系着造型处理的方方面面，不能随意乱来。文

学剧本在这一点上是严肃的、认真的、有着统一而严密的思

考，并着重从文化形态、文化氛围上去把握。”[4]但不可否认的

是，对时代背景做还原化、史实化的处理，一定会消解小说本

身具有的神秘性。这对于贯穿全篇的“复仇”来说，无疑是削

弱了其冷峻的色彩。

电影《铸剑》除了对时代背景进行细节化的补充之外，还

增加了小说中所没有的人物。小说中本来只有三个主要人物，

分别是眉间尺、宴之敖者和国王，他们对应的是复仇者和复仇

对象。与小说中只有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两个复仇者不同，电影

《铸剑》增加了护国巫师，也就是楚王所宠幸的仙妃，作为额

外的复仇者。她的身份被设定为被楚王灭国的国王的女儿，她

带着杀父之仇接近楚王，并以护国巫师的身份将秃鹫封为神

鸟，目的就是为了助长楚王的暴虐。她不断诱导楚王肆意杀戮

，试图激起楚国的民愤，使得楚王失信于民。可以说护国巫师

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复仇者。而护国巫师这一人物

的增加，自然是为了配合完善电影《铸剑》所要传达的复仇故

事和复仇精神。如果说小说中更多的是鲁迅个人复仇精神的表

达，那么到了电影中则更多的是时代精神的传达。而这也必然

需要通过对复仇故事的改编来达到，这种改动首先明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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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了作为复仇者的宴之敖和眉间尺以及作为复仇对象的楚王

身上。

二、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的重构

在小说当中关于“黑色人”宴之敖者的介绍仅仅只有他的

家乡——汶汶乡，以及他的长相“黑须黑眼，瘦得如铁”和磷

火一般的眼光。在鲁迅笔下“黑色人”宴之敖者是一个谜一样

的存在，关于他在复仇之前是干什么的、有着怎么样的经历以

及又为何帮助眉间尺复仇，都是无法得知和难以理解的。这实

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就是“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是否

合理？

电影《铸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重新结构复仇的故

事，不仅改变了故事的叙事顺序，让“黑色人”先于眉间尺出

场，还将他的名字改为宴之敖，而且将宴之敖设定为监督干

将、莫邪铸剑的监察者。首先，名字的改动就意图在削弱“黑

色人”原本的神秘色彩，铸剑监察者的身份则更使得宴之敖的

形象丰满，从而解决了宴之敖“从哪里来”的问题。而宴之敖

先一步于眉间尺出场则更加表明电影《铸剑》的主角是确定

的，不会像小说中那样产生多种可能的讨论。电影的目的就是

为了创造一个站在人间的“黑色人”。

宴之敖作为干将和莫邪铸剑的监察者，不仅目睹了他们铸

剑三年的艰苦历程，而且也在这三年间产生了对他们的同情和

理解。因此在楚王害怕干将锻造出更好的剑而杀害他时，宴之

敖也必然难以斩断这份三年情感的羁绊。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展

现了宴之敖的内心挣扎：一边是楚王不可违背的命令、一边是

自我的良知、一边是相处了三年之久的无辜铸剑者。三种力量

的拉扯让宴之敖万分痛苦，他的内心无法遵循楚王的命令去展

开血腥的杀戮。而为了加速宴之敖的转变，电影设计了铸剑者

主动撞上宴之敖的剑去赴死的行为。这对宴之敖来说是意料之

外却又违背本心的误杀，导致的只能是宴之敖所苦苦坚守的良

知和信念的崩溃，他自己的手上还是沾染了无辜者的血，他似

乎成为了一个屠杀者。这种自我的崩溃导致的就是宴之敖倾向

于执行楚王的命令，用杀戮来暂缓自我的崩溃，其实际上就是

以主动沉沦在杀戮中来逃避理性和良知的追责。而电影之所以

要设计宴之敖屠杀无辜铸剑者，一方面是为了展现宴之敖内心

的剧烈煎熬，另一方面则是为宴之敖见到莫邪和尚在襁褓中的

眉间尺而停止杀戮埋下伏笔。

宴之敖挥剑欲砍，却发现是干将的夫人和儿子，宴之敖愣

住了。莫邪和眉间尺的出现实际上是给了宴之敖重新找回逐渐

崩溃的良知和信念的契机。而这种短时间内良知、信念的崩溃

和发现，会导致人产生无以复加的悔恨之感，宴之敖也因此停

止杀戮，向着被封为神鸟的秃鹫雕像劈出了反击的一剑。这一

剑不仅意味着宴之敖挽回了自我良知和信念的崩溃，而且更意

味着对楚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忠诚，而是产生了反抗

之心。

在这之后，宴之敖游历天下，他发现的是荒淫、残杀、官

府的腐败，看见的是正直的人蒙冤，权势胡作非为，他也因此

心碎，愤怒，并决定刺杀楚王。至此，宴之敖的身份明确了、

复仇前的经历明确了、复仇的动机和理由明确了，电影实际上

完成了宴之敖这个复仇者的合理化、合法化。而鲁迅笔下宴之

敖者所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

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

报仇！”[5]等似乎难以理解的话，在宴之敖成为一个合理化、合

法化的复仇者时就都顺理成章了起来。

不难看出，电影《铸剑》以大量篇幅对宴之敖的形象进行

了补充和细节化的处理，如果说小说中的主角是谁还纠缠不清

的话，那么到了电影中就已经确定宴之敖是这场复仇的主角

了。要做到对复仇主题的重新建构，光有一个合理的复仇者还

不够，还必须对复仇对象进行改动。小说中没有对国王进行较

为具体的刻画，强调的仅仅是国王的多疑、残忍，而电影中则

展现了楚王的滥杀无辜和暴虐无道，比如楚王得到雌剑之后大

行攻伐、听信仙妃之言杀光方圆五十里以内的猪牛羊以求王位

稳固。相比于小说，电影《铸剑》中的楚王已经完全成为了一

个无能的昏君，宴之敖的复仇也就被赋予了为民除害的意义。

三、复仇主题的重构

小说中的复仇主题则带有明显的鲁迅个人色彩。首先因为

小说中“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是缺乏合理性、合法性的，

所以复仇的意义在由眉间尺过渡到宴之敖者后实际上发生了一

个变化。眉间尺刺杀国王报的是杀父之仇，而“黑色人”宴之

敖者报仇的原因则是“你还不知道么，我是怎么地善于报仇

。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

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6]这段话如果仅从小说来

看是有些突兀并且难以理解的，因为小说中并没有对“黑色人

”宴之敖者之前的经历进行交代。但如果结合鲁迅自身的经历

，“黑色人”宴之敖者简直就是鲁迅的建构的另一个自我。“

宴之敖者”本身就是鲁迅1924年9月为《俟堂专文杂集》撰写

题记时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据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说，代表的

是被日本女人从家中逐出的意思，而这又与1923年鲁迅所经

历的兄弟失和直接相关。因此“宴之敖者”单从字面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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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暗含了鲁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它所反映的也正如中井

政喜先生所说“鲁迅作为献身者，对恩将仇报的弟弟夫妇郁积

着满腔的愤恨和复仇感”。[7]

再结合“黑色人”宴之敖者认为“义士”“仗义”“同情”

等词汇对于他来说都是污辱和冤枉，不难发现鲁迅建构“黑色

人”宴之敖者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表达对弟弟夫妇的愤恨。鲁迅

虽然在历经兄弟失和这一对他意味着巨大挫败的事件后有过陷

入冰谷的体验，但他很快便开始再次强调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

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8]，而在

这种针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鲁迅发现“先前我只攻击旧党，

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9]，这对于仍然相信“进化论”和“中

间物”的鲁迅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不情愿的发现。虽然鲁迅此前

已经面临着“进化论”的崩溃，对一味的自我牺牲产生了怀

疑，思想不断向着消极的个人主义倾斜，但也正如鲁迅自己在

和许广平的通信中所说“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

乃是实有。”[10]鲁迅仍然选择与黑暗捣乱，自1925年起，鲁迅

不仅扶持有志于文学的进步青年，积极推进莽原社的组建与发

展，而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和军阀政府勾结来迫害女学生的所

谓“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激烈的论战。然而在1926 

年，鲁迅不仅目睹了“三一八”惨案，而且被自己亲手培养的

青年高长虹恶语中伤，无效自我牺牲的再次重演。在厦门大学

写作《铸剑》时的鲁迅，编订的是与“正人君子”们论战的

《华盖集续编》，现实中面临的是“正人君子”们的南下、环境

的恶劣以及校长允诺承诺的无效。这种无奈、不满和郁积已久

遭到背叛的激愤之情与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发生了契合，这也就

有了极具鲁迅个人色彩的“黑色人”宴之敖者的诞生。“黑色

人”宴之敖者只为复仇而来，他的灵魂上或者说鲁迅的灵魂上

有着太多人和自己所加的伤，这也使得这次的复仇与之前的杂

文和小说相比更具有彻底性和纯粹性。可以说，小说中的复仇

是鲁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这种宣泄必然会完成 （复仇成

功），但情感宣泄过后鲁迅仍然会回归冷静的思考与质疑（结

尾的荒诞消解复仇的严肃性）。小说中这种过于个人化的复仇

情感表达自然不适合在电影中呈现，特别是“黑色人”宴之敖

者与眉间尺的对话也会让普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难以理解其

中隐含的意义，因此电影就需要对小说的复仇主题进行重构。

为了强化重新建构的复仇主题，电影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片

段——铸剑。在电影中，干将、莫邪用来铸剑的铁精久炼不

化，眼看就要烧穿炉底，莫邪提议参照古法用人的头发和铁精

一并炼化，最终铸成雌雄两剑。这里的铁精是天地的精华，它

和人的头发加在一起才能炼化为剑，这本来就暗含着天人合一

的思想在其中，也同样表达着人和天地和谐之意，而这也正契

合了电影想要表达的复仇主题。

当然，电影《铸剑》对于小说复仇主题的改动也不仅仅是

从艺术标准和可操作性出发。从影视作品改编的角度来说，电

影《铸剑》对于复仇主题的消解与重构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

时代的生存法则和时代法则。“到20世纪90年代往后至21世

纪规模化的市场化转型, 中国电影的整体状态发生了很大变

化。资本的介入、投融资和市场的变化、集团公司的建立、股

份制的建设,特别是给予个人和民营资本进入电影行业准入, 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而张华勋导演的《铸剑》正是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的产物，它对于小说中复仇主题的重构是时代大环

境之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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